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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剧《江格尔》主要角色江格尔的形象
架构与歌唱特色探究

韩 蓬

［摘  要］《江格尔》是我国少数民族古典文学史诗中的重要代表作品。歌剧《江格尔》是在史诗原作

的基础上，提炼史诗中最具感染力、最为人所熟知的故事情节，运用大量丰富生动的蒙古族

音乐元素，如短调、长调音乐等，结合西洋音乐创作技法而创作的民族史诗歌剧。基于对该

剧中主要角色江格尔的歌剧文本与关键性唱段的分析，以及作为角色首演者的歌唱技术经验

总结，力求呈现江格尔这一角色的英雄气概与传奇色彩，在舞台上塑造出江格尔的立体形

象，辩证地剖析了江格尔在演唱技术上的难点与要求，以期为今后演绎或研究歌剧角色江格

尔的演员、学者提供一定的实践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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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Epic），亦称英雄史诗，是描述英雄事

迹并反映英雄事迹社会价值的长篇叙事诗［1］。歌

剧《江格尔》以同名史诗作品《江格尔》为创作

蓝本，由克明编剧、色·恩克巴雅尔作曲、陈蔚

执导、杨力指挥，是我国内蒙古地区近现代以来

的第一部大型原创歌剧，于 2023 年 12 月 24 日、

25日在内蒙古艺术剧院首演。

一、深厚的民族底蕴与浓郁的民族特色

《江格尔》凭借奇巧的构思、宏大的叙事、鲜

活的语言，向人们展示了独特的草原风情，它同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

《玛纳斯》一起被称作我国的三大英雄史诗［2］。史

诗《江格尔》由专门演唱和保护它的蒙古族民间

艺人江格尔齐传唱，13世纪开始流行于我国新疆

北部卫拉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土尔扈特部。该史诗

以英雄江格尔为中心，讲述了他带领十余位本领

高强、有情有义的英雄保护家园、击退外敌、战

胜邪恶的故事。该史诗构思精巧，篇幅巨大，情

节复杂，具有深厚的民族底蕴，既有激烈战争场

面的描写，也有对儿女情长细腻情感的刻画，每

一个角色形象都具有极高的辨识度。

歌剧《江格尔》的创作改编是一项极为繁重

的工程，歌剧共有四幕（不含序幕），包含独唱、

重唱在内共 51个唱段，总时长约 155分钟。在情

节上，编剧以原作史诗中最具代表性的江格尔带

领众英雄战胜魔王西拉蟒古斯及黑暗之神的故事

为核心进行创编。人物主要包含江格尔、阿盖、

洪格尔等 18位角色。在音乐上，作曲家采用西洋

作曲技法与传统民族音乐元素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创作，配器色彩浓重，打击乐极具分量，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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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面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烘托作用。歌剧整体呈

现浓郁的民族风格，在人物唱段上突出体现为运

用传统“呼麦”歌唱艺术塑造魔王西拉蟒古斯与

黑暗之神的邪恶形象。在合唱、重唱、舞蹈中，

作曲家还使用了大量民族民间歌舞素材，融入短

调、长调等民歌形式。

二、江格尔双重架构形象的特殊性

在表演实践中，歌剧演员想要塑造角色，尤

其是塑造一位具有明确的历史依据、鲜明的历史

地位和意义的英雄角色，不仅需要具备成熟的表

演技术和演唱能力，还需要从戏剧文本角度出发，

深入探究饰演的角色在文学原著中呈现出何种形

象，避免单一化、扁平化地理解角色、饰演角色，

力求塑造一个多面的、立体化的角色形象。正如

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演员的创作过程

是从深入钻研剧本开始的。他认为导演和演员最

主要的任务就是揭示“种子”，即作品的思想—哲

学涵义。他把这一任务称为“最高任务”，而其他

大大小小的任务都要服从于这一最高任务。在扮

演角色的过程中，演员的一切动作都是为了体现

作品的最高任务［3］。

歌剧形象塑造得是否成功、丰满、真实、感

人，它们蕴含的美感含量是否阔大深沉，常常是

衡量一部歌剧作品、一位歌剧家艺术成就高下优

劣的主要标尺［4］。英雄性角色在歌剧历史长河中

是一种典型的角色形象，不胜枚举，如浪漫主义

时期意大利作曲家朱塞佩·威尔第的歌剧作品

《奥赛罗》中的将军“奥赛罗”、《阿依达》中的统

帅“拉达梅斯”，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的乐

剧作品《齐格弗里德》中的英雄“齐格弗里德”，

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

中的王子“卡拉夫”等。而歌剧《江格尔》中宝

木巴家园的圣主、可汗——江格尔，也与上述历

史上的诸多英雄形象一样，在剧中散发着强烈的

英雄气质。这些英雄角色概括起来往往都有以下

特点：一是勇敢无畏；二是坚定执着；三是富有

正义感；四是忠诚智慧。可以说，这些是艺术作

品中英雄角色的普遍特征。

但如果演员仅从普遍性特点出发去理解江格

尔的文学形象，那么江格尔则会变成一个扁平的

英雄人物。演员不仅要抓住英雄形象的普遍性，

还要抓住其特殊性或个性。笔者在饰演角色前，

深入对比了不同译本的《江格尔》史诗原著与相

关史料，从两方面总结了江格尔在众多文学史上

英雄人物中的特殊性。

首先，江格尔是历史长河中蒙古族同胞精神

意志的体现。江格尔并非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他

是创作和传颂史诗《江格尔》的作者、表演者在

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实现蒙古族同胞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实现他们对物质与精神财富满足的美好想

象的载体。因此，在江格尔身上，观众可以看到

他热爱民族、热爱部落、热爱家园的形象特征。

简单来说，蒙古族劳动人民将自己对美好生活的

期盼、美好家园的向往寄托在了江格尔身上，对

江格尔的传颂便是对和平与爱的传颂，具有理想

主义的色彩。

其次，江格尔的英雄形象既有人性光辉，也

兼具神话理想色彩。神话中常出现关于超自然现

象等的描述，这是人类在早期对世界的了解处于

未知的状态、对大自然充满敬畏的情况下创作的。

而在史诗原著《江格尔》中也常能够看到这样的

情节：江格尔 3岁时骑马征服魔王高力金，7岁时

成为宝木巴的主人，出入地狱和战场，消灭女妖，

复活洪格尔等。江格尔总是能够将一次次的冲突

巧妙化解，总是能够团结勇士与人民，总是能够

施展神力拯救宝木巴的民众，总是能够以个人的

威信让其他部落的首领俯首。

但江格尔并非被“神仙化”，孤儿出身的江格

尔不是神仙，他的故事也并非怪力乱神。在他的

故事里，也有着让人印象深刻的展现人性的情节。

如江格尔在宝木巴面临被毁灭时，他忍受着离开

爱子的痛苦，决心回到家乡消灭敌人；江格尔也

有优柔寡断的时候，他独自出走，使敌人对宝木

巴有机可乘，后又用实际行动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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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这些情节我们都能看出，在史诗流传的过

程中，创作者对江格尔形象的塑造并非一味地鼓

吹江格尔的神力，将其偶像化、超自然化，而是

把江格尔写成了一个超脱现实，又在现实中能找

到痕迹的铁骨英雄。这是江格尔文学形象最与众

不同的一点，是江格尔形象立体化、多面化的体

现，同时，这一形象也给予了饰演江格尔的演员

极大的表演空间。

在塑造歌剧人物江格尔的形象过程中，演员

需要进行案头研究，对剧本原始文献资料进行细

致的分析，深刻理解该角色在文学史上的多面形

象。通过此过程，演员在表演时才能够有效地协

调角色的气质与形象，掌握戏剧表演的内在规律，

确保戏剧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准确体现角色的心

理活动，以及精准传达艺术作品的审美观念。

三、角色江格尔的歌唱特色和技术要点

角色唱段在歌剧中具有重要的分量，是诠释

人物性格形象、推动剧情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

精准把握角色的歌唱特色，是需要演员在演绎角

色时着重考虑和研究的问题。在歌剧《江格尔》

中，与角色江格尔相关的唱段共有 12首，包含咏

叹调、小咏叹调、二重唱、四重唱、对唱、合唱

等多种演唱形式。其中江格尔的主要唱段共有 4
首：第一幕第十曲的小咏叹调《我要用我的生命

报答你》、第三幕第三十九曲的咏叹调《勇敢的

心》、第四幕第四十五曲的咏叹调《这是最后的时

刻》和第四幕第五十曲的咏叹调《我怎能死去》。

笔者将对小咏叹调《我要用我的生命报答你》和

咏叹调《这是最后的时刻》两首关键性唱段进行

分析。

（一）小咏叹调《我要用我的生命报答你》的

人性体现

1. 情景分析

小咏叹调《我要用我的生命报答你》是歌剧

《江格尔》第一幕第十曲。第一幕描绘了江格尔悲

惨的童年：在他降生后，国土遭魔王蟒古斯毁灭，

他父母双亡，幸得阿尔泰山神庇护。然而，巨人

勇士希格西热（洪格尔之父）察觉少年江格尔身

负神力，担心其威胁自己儿子洪格尔未来继承宝

木巴领主之位，于是狠心要射杀江格尔。洪格尔

与其母赞丹格日勒得知真相后，不顾阻挠执意相

救。赞丹格日勒施法乞求腾格里天神帮助，最终

将江格尔救活。目睹眼前的一切，希格西热深感

愧疚。本幕中江格尔的小咏叹调演唱的正是他获

救后向救命恩人赞丹格日勒叩谢，立志以生命报

答其再生之恩，并矢志收复故土、消灭仇敌蟒古

斯的故事。

2. 演唱技术要点

该唱段由独唱和合唱两部分组成，共 68 小

节。其中第 1—53 小节为江格尔的独唱部分，第

54—68小节为合唱部分。在结构上，独唱部分可

按排练号划分为 A 至 E 的五段。唱段采用行板

（Andante） 与中板 （Moderato） 的速度，以四二

拍、四三拍、四四拍、四六拍为基本节拍，节奏

型以分解和弦与柱式和弦为主，辅以连续三连音。

整体而言，音乐风格亲切明朗，情绪变化显著，

演唱者需要注意气息的控制与音色的统一，以真

挚的情感演唱。

这首小咏叹调作为江格尔在歌剧中第一幕亮

相的首个重要唱段，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该唱段

为江格尔获救后对赞丹格日勒的答谢之歌，其中

第 1—16 小节为宣叙性的引子。歌词“额吉，额

吉，亲爱的额吉。谢谢你，谢谢你，我的额吉。

额吉！额吉！”的两句话内，共 23 个字，其间六

次提及“额吉”。额吉在蒙古语中意为“母亲”，

因此这段宣叙调以开门见山、直抒胸臆的方式表

达了江格尔对洪格尔母亲的感激之情。第 1—2小

节通过“E-G-D-G”4 个音构建了江格尔的音乐

动机。从第 3小节开始，全曲围绕这 4个音符的动

机展开持续的发展与变化（见谱例 1）。该唱段不

仅是江格尔角色塑造的关键，也是蒙古族音乐风

格的典型体现。在速度节奏上，需要注意的是，

第 6—8小节是第 3—4小节主题的变化发展。第 3
小节唱至“额吉，额吉”时，采用了四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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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 6 小节唱至“谢谢你，谢谢你”时，采用了

八分休止符。这种节奏变化暗示着演唱者应在语

气上由缓到急、由轻到重，以此展现江格尔获救

后将恩人赞丹格日勒视为自己的亲生母亲那种亲

切、迫切、喷涌而出的感恩之情。在音色上，演

唱者需要保持温暖、明亮的色彩，适当地加入一

些颤音，来塑造江格尔内心的激动，为第 8—9小

节在小字二组 a 的高音处的“额”字做好铺垫，

“额吉”一词的情感内涵随着 6 次提及而逐步深

化，表达时要采用饱含激动与喜悦、充满力量感

的音色，以表达对额吉最诚挚的感激之情。

宣叙部分结束后的排练 A-E 部分唱段延续了

唱段一开始的情绪，并逐步随着音乐的进行走向

高潮。其中A、B部分是江格尔的独白，讲述了在

母亲拔去他背上的毒箭后，爱的种子在他心中种

下。伴奏部分从开始的柱式和弦逐渐转为三连音、

六连音的组合，是一种极具动力性的变化，旨在

突出江格尔的激动之情。随后在排练号 C 部分开

始出现连续的高音和大线条的旋律，在小字二组 g
与 a 上不断变化，此处的演唱需要演唱者具备优

秀的高音换声技术，切不可在“长大”“大树参

天”“恩人”的歌词表达处出现喑哑、沉闷的换声

音色，应当是开放性的、明亮的、自然而深情的

音色，充分展现了江格尔知恩图报的角色品质。

同时，演唱者在演唱此处时要善于借助音乐伴奏

的动力性、三拍子“强弱弱”的律动规律、大量

横跨八度的织体和三连音的运用，为演唱者的演

唱提供足够强的动力。演唱者也应在此处着重配

合伴奏，借助伴奏的动力，调整气息，为连续高

音的出现做好充足的准备（见谱例2）。

在排练 D 部分时，6 小节间奏后进入 E 部分

（第 42—53小节），演唱的情节是江格尔希望感恩

母亲，也希望能够报答故土，消灭蟒古斯。此时，

速度转为中板（Moderato），演唱者要用坚定的情

绪演唱。此部分每一个音都标注了重音记号“＞”，

节奏音型也以富有动力感的附点音型、切分音型

为主。需要注意的是，演唱者在演唱时务必要感

受并协调好唱词与节奏型的逻辑重音。作曲家在

此处有较为明显的安排，如“爱”“姓”“你”“再

出现”等字词，都需要演唱者的声音具有力量感，

咬字清晰，字头辅音可利用气息适当给予强调，

字尾归韵干净利落，不可拖沓。演唱要与密集的

伴奏音型相协调，力求准确（见谱例 3）。排练 F
与G部分则以辉煌的合唱结束第一幕。

谱例 1    歌剧《江格尔》第一幕第十曲《我

要用我的生命报答你》第1—5小节

谱例 2    歌剧《江格尔》第一幕第十曲《我

要用我的生命报答你》第28—31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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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依照上述演唱要求去演绎江格尔这一角

色，会让江格尔的英雄性在歌声中得以悄然显现。

此唱段虽篇幅不长，但细节众多，在歌剧结构上

具有重要意义，是江格尔登场的亮相唱段，也是

给观众建立角色第一印象、展现角色性格特征、

铺垫后续剧情的重要唱段，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3. 角色江格尔的多重人性特质

结合第一幕歌剧情节，该唱段从引子清新、

简洁、富有生机的主题动机开始，塑造出江格尔

顽强、坚韧的性格特征。随后，唱词中反复呼唤

恩人赞丹格日勒为“额吉”，视其为母亲，又塑造

出江格尔知恩必报的性格特征，并反映出身为孤

儿的江格尔，把对母性庇护的渴望投射在给予其

第二次生命的恩人身上，这也是极具人性色彩的

体现。紧接着，江格尔誓用实际行动收复故土，

消灭魔王，来报答再生之恩，进一步彰显了江格

尔的人性光辉。从微观人性角度出发的报恩，再

到收复故土的家国情怀，江格尔展现出人性中最

珍贵的特质——内在信仰的坚定性，即使身处黑

暗，也依然相信光明。不在仇恨中迷失，而将痛

苦化作力量。该唱段展现的多重人性色彩，使江

格尔的英雄性超脱传统的神话架构，成为有血有

肉的人性。

（二）咏叹调《这是最后的时刻》

1. 情景分析

这首咏叹调在整部歌剧中被视为江格尔的核

心咏叹调，位于第四幕第四十五曲。讲述的是在

江格尔战胜魔王后，魔王的父亲黑暗之神前来复

仇，企图消灭宝木巴。江格尔在腾格里天神的帮

助下浴血奋战，胜利后却倒下了。百姓们悲痛欲

绝，洪格尔母亲赞丹格日勒拼尽全力最后一次施

法，与十二勇士和万千百姓共同唤醒了江格尔，

宝木巴又恢复了往日的光辉。

2. 演唱技术要点

该咏叹调是第四幕江格尔与魔王西拉蟒古斯

父亲黑暗之神在决战前的唱段，共 69小节，分为

排练号 A-E五个部分。在谱面上，该咏叹调展现

出了比江格尔其他唱段更为复杂的谱面细节。

首先在第 1—8 小节的引子中，采用柔板

（Adagio） 的速度，钢琴伴奏的主题旋律使用

“G-#F-bA”呈小二度、减三度关系的主题动机，

每一个音都使用了重音记号标注，营造出一种极

为阴暗、紧张、不协和的战斗氛围，暗示了这场

决斗的危险性与挑战性（见谱例4）。

在力度上，伴奏力度由弱（p）到特强（sf），

再到很强 （ff），再回到中弱 （mp），逐渐引出江

格尔的歌唱旋律。而从引子到排练号 A 部分的节

拍变化极为复杂，复合拍子的灵活运用是这一唱

段的特色所在，也是体现音乐现代性的方式之一。

长期单一拍号的使用极易导致听觉疲劳，交替使

用不同的拍子可突出音乐的新鲜感。

在此唱段中，四四拍、四二拍、四五拍交替

谱例 4    歌剧《江格尔》第四幕第四十五曲

《这是最后的时刻》（第1—9小节）

谱例 3    歌剧《江格尔》第一幕第十曲《我

要用我的生命报答你》第42—44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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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从创作层面讲，拍子交替使用能够很好地

解决音乐的结构问题，听众并不需要通过歌词等

提示就能感受到角色情绪的转换。同时，在民族

传统声乐作品中，复合拍子具有天然存在的特点，

这也是歌剧《江格尔》民族特色的典型体现。该

唱段 A 部分之前的引子旋律在四四拍与四二拍的

节拍中表现，增强了音乐的紧迫感，并且营造出

类似口语中的韵律性停顿，使文本具备自然的呼

吸节奏。结合咏叹调《这是最后的时刻》演唱时

的情绪与情节，可明显感觉到江格尔与黑暗之神

浴血奋战的激烈和胜利后倒下的悲壮。排练号 A
部分在由弱到强的震音伴奏中引出，四五拍这种

奇数拍子在声乐作品中的运用极为考验演唱者的

音乐素养，要求演唱者在不规则的拍子中保持乐

句的连贯，并且在演唱“这是最后的时刻”的歌

词时，匹配好呼吸气口，将关键词放置在强拍上。

此唱段着重要求演唱者理解多种不同拍子组合使

用的目的，即加强音乐的表现力和节奏感，展现

江格尔唱段丰富的层次变化，使音乐更为生动

形象。

在排练号 A 和 B 部分时，我们看到的是江格

尔勇敢地向黑暗之神宣战的场景。这一部分的音

乐充满了较强的宣叙感，如歌词“这是最后的时

刻我向你挑战”“蟒古斯魔鬼敢不敢走出黑暗”

“自由之火会照亮你的嘴脸”等，传达出一种不屈

不挠、对抗黑暗的决心。在旋律上，歌唱部分常

在同音上进行，伴奏部分采用了大量的震音手法

在两个音之间反复演奏，模仿出战鼓声、马蹄声、

呼啸的狂风等，因此演唱者在演绎的过程中需注

意音乐的流动性，尤其是在小字二组 e 附近或以

上的男高音较难控制的音区，演唱者应当设计好

呼吸换气的频率，学会利用好音乐本身所带来的

律动让音乐流动起来。此处角色的情绪是渐渐激

动的，音乐也是渐渐激烈的，因此切不可在一开

始就使用较强张力的声音演绎，要为后续排练号

C-E部分做预热准备。

在排练号 C 部分，音乐表达了江格尔誓死战

胜黑暗之神的坚定决心。在节奏上，小附点节奏

与大切分节奏交替使用，伴奏则始终保持密集的

八分音符与八分休止符的同音进行。这种伴奏织

体有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暗示剧情的紧张感加

剧；另一方面，展现了江格尔坚定的步伐和必胜

的决心。演唱者应精准把握不同音型的逻辑重音，

结合唱词“我不怕死”“脖子断了心还在跳”“为

了百姓为了木巴”“刀劈斧砍血还在流”，使用金

属色彩较强的音色演绎。在第 40 小节“流”字

上，有由弱（p）到很强（ff）的音量变化，是该

唱段的一处小高潮，演唱时，“流”字在延长时应

适当向元音 a 靠拢，切勿完全按说话咬字的习惯

演唱，否则将会出现暗淡、不明亮的音色，失去

戏剧张力（见谱例5）。

排练号D部分是江格尔对森林、湖水、山岭、

雄鹰、草原、天空、太阳等这些在蒙古族同胞心

中具有深远意义的精神信仰的赞美。它们不仅是

对自然的描绘，更是蒙古族精神信仰、文化认同

和生活方式的象征。江格尔祈求在精神信仰中获

得战胜黑暗的力量。因此，这一部分在音乐色彩

和情绪上展现了巨大的转换。D 部分的音乐明朗

而充满活力，色彩是暖色调的，演唱者的音色也

要求雄浑有力，金属色彩强烈（见谱例6）。

谱例 5 歌剧《江格尔》第四幕第四十五曲

《这是最后的时刻》第37—42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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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伴奏织体上，排练号D部分使用了流动的分

解和弦，配合全剧较多使用的附点、三连音、震

音。因此，演唱时不需要过分强调重音，而应时刻

保持流畅的气息。乐句换气处也尽可能不留痕迹，

以追求音乐的连贯。同时要注意歌词“头发将要化

作茂密的森林”“眼睛将要化作碧蓝的湖水”“脊梁

化作巍峨的山岭”“灵魂化作草原的雄鹰”的衔接。

3. 角色江格尔神话理想色彩的体现

该唱段在第四幕乃至全剧的剧情架构中均起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内容与音乐氛围升华了江

格尔的神话色彩，彰显出江格尔超越死亡的重生。

唱词展现了草原人民以江格尔为精神意志，渴望

从肉体消亡到意志永恒，再到自然永生的理想愿

景。如歌词中“头发”化作“森林”，象征生命的

顽强；“眼睛”化作“湖水”，象征水是生命之源；

“脊梁”化作“山岭”，象征精神意志的坚定和坚

强；“灵魂”化作“雄鹰”，象征草原人民对天空

的敬畏和对自由的向往。江格尔从牺牲到复活的

神话象征意义，使其英雄形象升华，成为人们心

中渴望战胜黑暗、追求光明的理想集合体。江格

尔的神话理想色彩与其多重人性特质交融，塑造

出立体的英雄形象。

四、结语

歌剧《江格尔》是内蒙古艺术剧院重点打造

的原创剧目。自 20 世纪西方歌剧传入中国以来，

中国作曲家就致力于将西洋歌剧艺术本土化，将

中西音乐文化有机融合，在建构中国歌剧表达方

式与审美意蕴上进行探索和创新。［5］《江格尔》体

现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文化创新

性发展，无论是将少数民族音乐元素与西洋音乐

技法相结合，还是将史诗原著进行歌剧化的凝练

表达，都达到了专业且完善的程度。江格尔这一

核心角色意义重大，江格尔的舞台呈现不仅影响

着整部歌剧的艺术表达，同时也是向观众传递和

平、勇敢、公正、正义等价值观的重要窗口。江

格尔不仅是书写在史诗中的人物，也不只是歌剧

舞台上耀眼的主角，更是各族人民向往美好生活

的集中体现。笔者有幸在剧中担任江格尔的角色，

并作为首演阵容登上舞台，希望能够将歌剧《江

格尔》排练及演出过程中积累的部分舞台实践表

演经验、歌唱技术、戏剧人物塑造理念等从科学

和专业的视角以文本形式记录下来，期盼能够对

歌剧《江格尔》的进一步创新与改革、为饰演角

色江格尔的艺术家们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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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例 6    歌剧《江格尔》第四幕第四十五曲

《这是最后的时刻》第43—50小节

31


